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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母校
□顾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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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 □田钰涵 摄

1999年8月30日，17岁
的我背着一个大包，卷着被
褥，提着水壶，念着雨中江南
水乡青石地的碎珠，踏着地上
泛着青黪黪的光而来。到了
沙高，见到了以后朝夕相处的
同学，见到了我的班主任居翔
凌老师。青春，在那晨雾缭绕
的曦光中轻轻摆动，仿若初绽
的梨花。

三年的学习生活很短暂，
却让我拥有了很多美好的回
忆。每天黎明前的宁静，总会
被一声哨响打破。那是班主
任站在宿舍楼对面的河畔，手
握哨子，一声声吹响的起床
号。起初，这每日一哨的仪式
让我万分苦恼，谁都不愿被粗
暴唤醒，被迫离开那温暖的被
窝。甚至一时间我还心生埋
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
始习惯这一切。那哨声逐渐
从一种催促的符号，变成了美
好新一天开始的象征。我学
会了在哨声响起后迅速穿衣
梳洗，然后走向教室晨读。有
时，当我提前到达教室，见到
班主任那张严肃的面孔上闪
过的一抹微笑，那一瞬，所有
的不快都烟消云散。我也就
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中学会了
自律和坚持。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哨声
仿佛每个学校必备，而在沙
高，它特有的回音使得这哨声
更显悠远……

犹记一个阳光明媚的中
午，下课铃声一响，我们像一
群脱缰的野马，从教室冲向
食堂。这一幕，在班主任的
摄像机里被定格了下来。他
站在一旁，默默地记录这份
青春的狂热与激情。我们对
此浑然不觉，只知道风在耳
边呼啸，心中充满了对午餐
的渴望。岁月流转，当那段
录像在多年后的聚会中被重
播，我们都被自己当年的模
样逗乐，也被那份单纯和热
情感动。曾经的我们多么纯
粹，多么热血，连一顿午餐都
充满了“战斗”的激情。老师

用镜头为我们捕捉了这一
刻，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笑声
和回忆，更是那段青春的一
个缩影。

或许每个人的青春都有
属于自己的风景，而那个中
午，那场奔跑，就是我们共同
的青春印记。

沙高的住宿生活尤其让
我难忘。那时的硬件条件并
不算好，宿舍里需要共用卫生
间。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从
床上爬起，轻手轻脚地走到走
廊尽头的卫生间，总能遇到几
个同样悄然出行的同学。我
们彼此点头、微笑，却不打扰
对方，这默契让我们的关系更
加亲密。宿舍里的夜读更是
一道别样的风景。每个人都
有一盏蓄电的小灯，这是我们
那个时代的特色，小灯是我们
夜读的伙伴。晚上九点半熄
灯后，宿舍里便只剩下微弱的
灯光和翻动书页的声音。

高中生活忙碌而辛苦，但
我们的心里总是充满了对知
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幻想。
那段日子虽然平淡，但回想起
来，总能温暖我们的心。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沙
高的故事就像一首诗，诉说着
时间的流转和青春的记忆。
晨曦中的哨声、午后食堂的奔
跑、夜读下的微光，每一幕都
是时间的礼赞，每一刻都是生
命的热烈。我在沙高心怀梦
想，也曾彷徨、迷失，但终有欢
笑、成长。感谢沙高，感谢那
段刻骨铭心的时光，它永远是
我最珍贵的回忆。

如今的沙高已收获累累
的桃李，她还在用自己的方式
不断描绘着温文朴实的水乡
画面，向人们诉说那段细腻深
刻的情愫和宽广的情怀，还有
她对莘莘学子、对家乡的眷恋
之情。

街道上飘起了炊烟，粼粼
的波光被吱呀曳过的橹桨搅
碎。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学习
与工作，下一程，我们还将一
起前行。

在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
那棵百年银杏树下，我度过了
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在沙
高，我不仅学到了知识，更从
老师们身上学到了做人的道
理。每一位老师都以其独特
的魅力和深厚的学识，影响着
我，塑造着我。

班主任老邹的严谨治学
我们班主任老邹，是一位

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老师。
他对待教学认真负责，对待学
生严格要求。邹老师的课堂
总是井然有序，他不仅教会了
我们知识，更教会了我们如何
做人。还记得晚自习后，他那
句“教室关灯了没？我还要回
去看看。”他对每一件事情的
认真和责任心，鞭策着我们，
让我们明白：只有脚踏实地，
才能走得更远。
语文老师老顾的儒雅风采

教我们语文的老顾，是一
位才华横溢、风度儒雅的老
师。他的课堂总是洋溢着诗
意和智慧的光芒。老顾的书
法如行云流水，他对音乐的
热爱和造诣，更让我们感受
到了艺术的无穷魅力。在老
顾的引领下，我们学会了欣
赏文学之美，感受文字的力
量。
英语老师老杨的独特腔调

老杨是我们的英语老师，
他有着独特的腔调，总能在课
堂上营造出浓厚的英语氛
围。衬衫、西服、风衣是他的
标配，活出了男人的腔调和潇
洒。他的教学方法灵活多变，
让我们轻松掌握了英语知识，
学会了如何用英语去了解世
界。
历史老师老金的风趣幽默

教历史的老金，是一位风
趣幽默、知识渊博的老师。他
总能将枯燥的历史知识讲得
生动有趣，让我们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了解历史。晚自习
时，他总是坐在我们中间，好
几次被误认成“长得着急”的
学生。老金对历史的热爱和
他独到的见解，让我们对历史
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尊重。
数学老师老孙的哲理智慧

老孙的课堂总是充满了
智慧的火花，他用生动的例子
和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对
数学有了更深的认识。老孙
常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们心
中，提醒我们要有远大的理
想，同时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努
力。

师恩如山，爱满沙高
沙高的老师们，用他们的

智慧和爱心，为我们的成长之
路铺设了坚实的基石。他们
的教诲，如同银杏树的根脉，
深深扎根于我们心中。无论
我们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在
沙高的日子，不会忘记老师们
对我们的爱。

如今，我作为一名律师，
愿将这份师恩转化为对社会
的责任和贡献。在未来的日
子里，我希望能回到母校，站
在那棵百年银杏树下，与老
师、学弟学妹分享我的故事，
传递沙高的精神。同时，我也
期待见证沙高新的辉煌，为母
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银杏叶黄时，是感恩的季
节。感谢沙高，感谢所有老师
的辛勤付出。他们的教诲和
爱心将永远伴随着我。

沙溪纪事
□赵逸君

银杏叶黄时，师恩难忘
□黄宇峰

今年的梅雨季，对我来说会
比往年更短些。

那天是星期五，吃完早饭从
食堂出来，迎面一场瓢泼大雨，
顿觉浑身不爽。大半天时间就
在稀里哗啦的雨声里忙过，中午
照例迷糊片刻，半梦半醒之间忽
然听到同事叫我：“开会了！”掏
出手机一看，果然有群发的紧急
通知。

连忙寻至会议室，全镇上上
下下的兄弟姐妹们也刚赶到。指
挥中心的大屏上，是某个居民小
区的实时监控画面。初到乡镇工
作才半年的我，认不出是哪个小
区，不过那道路上的积水、电瓶车
驶过的浪花、行人们的小心翼翼，
看起来都似曾相识。毕竟我也曾
天南地北住过几个老城，梅雨季
的街头经常看“海”。

说实在的，过去近三十年里，
我生活在部队，并不需要特别担
心风雨。风雨来临时，该训练照
样训练。梅雨季给我最深的印
象，只有训练带来的汗味和集体
宿舍里衣服洗而不干的潮臭，似
乎那段日子都在发霉。当然也有
大风大雨，江河暴溢的时候，比如
1998年夏天的抗洪，长江中下游
各段堤坝上都有我们的好兄弟。
可那样的开拔，一生难得几回见，
如今这风雨何足为惧？

但是我错了，的确是今非昔
比——会议还没开完，我的心情
已变凝重。是啊，从前只要风雨
不成灾，区区积水只当看个热
闹。如今身在乡镇，街头巷尾只

要有积水，立刻就有投诉。更不
要说，哪个窨井盖若被冲开，井口
暴露出来，就是危险了。同事们
都说，身在乡镇，坐在办公室躲雨
是不成的，必须走街串巷，暴雨就
直接奔赴事先安排的点位值守。

说走就走，隔天先去了新毛老
街。这时雨已歇了半天，那些年龄
比我还要大的老宅，本就承受过无
数光阴洗刷，如今雨季迷蒙的天空
下，青砖小瓦更见沧桑与脆弱。我
从狭窄的老巷穿过，偶见老人吱呀
开门看天，间或有租住的外乡人路
过。又有社区人员急急赶来，反复
劝说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转移住
所，只因晚上还有暴雨，需要以
防万一。那位老太我早就听说过，
她有一套安置房，却不肯搬去，我
只能猜测这老街上还有她惯守一
生的烟火味。

我又驱车往北跨过杨林塘，
去一个名叫万丰的村庄，那儿
接近半泾河的北端，出过状元
陆增祥。年初第一次到万丰
时，我曾想象两百年前道光年
间的陆增祥，如何顺着水路从
这“三水一宅六分田”的乡村出
发，经半泾河入州城，再转致和
塘、过娄江、入姑苏，顺着大运
河进京赶考。但是今天，我无
意遐想。隔壁办公室的老吴当
过村书记，他告诉我，塘河的涨
幅可达降雨量的三倍，开阔田
地虽可蓄水，但持续暴雨对刚
播的水稻很不友好。

好在如今的乡村不再是当年
的乡村。这个雨季的周末，村委

会里仍有多人值守，对我的到来
并不感到意外。村主任指着窗外
的半泾河告诉我，二十多年前参
加长江抗洪时，这里的河水也曾
漫过村道，但这些年来，村道改造
过，路面抬高了，塘河小泾穿田织
网四通八达，这种雨量没啥大问
题——再说年年雨季，他们早有
了经验。确实，这位土生土长的
村主任，肯定比我更关心粮食和
蔬菜。

夜晚来临时，尚不见雨。换
班回到家里，我早早上了床。临
睡觉时已是十点，微信群里突然
发出未来三小时有强对流天气的
黄色预警。好在早有准备，原地
值守的兄弟姐妹们纷纷“冒泡”，
而我却已抵挡不住瞌睡虫的降
临。迷迷糊糊间，只听得雨声一
时密集，有如兵马来袭。

再到毫无征兆地惊醒，睁眼
已是凌晨一点。细看微信群里正
有人不断报告，这边说某某小区
正常，那边说路面积水正在抢排，
还有人说短时大风刮断了树木，
准备进行清理。仔细听时，窗外
雨声渐小，一场骤雨似已悄然过
境。

无论如何，明早的街头巷尾
再也看不到太多积水。至于明早
以后，兄弟姐妹们再轮流换班吧，
如此日夜相守、遇水排水，是近日
的家常便饭。可既然忙起来了，
时间就会过得很快，这个我深有
体会。细细思量，眼下这个梅雨
季，肯定是我这些年里经历的最
短一个。

6月21日，夏至，天气预报说
小雨，但七点半后天空黑云翻墨，
原定九点半去高铁站的我，九点就
出发了。到虹桥站十点一刻，距发
车还有整整一小时，我笃悠悠取好
车票，然后慢慢进入“第×候车
室”，开始找检票口。咦，“×A、×
B”检票口，不对啊！近几年我单独
坐高铁的次数不多，但直觉不对！
我赶快找到服务台，还排队，好不
容易等到了，工作人员看了车票
后，看傻子一样看着我。“您的票是

‘上海站’，这儿是‘上海虹桥站’。”
啊！上海站！我自己把虹桥站和
上海站合二为一了，可实际是两个
站。工作人员继续说：“您已经打
印车票，只能到人工窗口……”我
着急忙慌地边跑边看手机，找更晚
的车次，只要今天到达目的地就
行。跑到人工窗口，好几个窗口前
都有人，我心急火燎，继续在
12306上搜索，但都显示售罄。我
抱着一丝希望，希望人工窗口有预
留车票……终于排到我了，窗口人
员十指翻飞，回复我：“没票了，人
工窗口和12306同步。”末了又一
句“你在手机上看10:44到‘苏州
北’的有没有？”

“没有了。”
“那没办法了，退票吧。”
“为什么要到‘苏州北’？”
“到‘苏州北’坐你买的这列

车。”
我灵光一闪，到“苏州北”没票

了，那“苏州北”的下一站呢？南京
南站！

我快速搜索，有几列火车去往
南京南站，但开车时间和换乘时间
都太短，根本赶不上！终于，有一
班列车有20分钟的换乘时间，但
离发车只有6分钟，而且只剩一张
二等座。

“来得及吗？”问了也白问！我
边跑边确认支付，用已经老花的眼
睛使劲寻找检票口，冲过去，又冲
往车厢……

终于赶上了！坐在座位上的
我心稍定，但马上又悬起来了。换
乘，从来没干过这事！万一赶不上
就前功尽弃。好歹老同志了，我对
自己说，“不要急，车上一个多小
时，足够查攻略。”百度“南京南站
换乘”，视频很多，我快速看了几
个，讲解不一，关键是要找到最近
的换乘点。有个视频说4号车厢
离得最近，我在14号车厢，但这些
信息只能参考，万一不是，一来一
回更费时了。

那就开口问呗，没啥不好意思
的。乘务员正忙着卖盒饭，但还是
有礼貌地回答我：“一般是11、12
或者4、5车厢，到站前广播会提醒
的。”“有提醒？以前坐高铁时怎么
没听到。”我嘀咕。然后，我又搜索
了南京南站候车厅和平面图，知道
了 3个楼层的功能，以及目的地

“三层候车厅×A检票口”！
当广播播报“就近换乘12车

厢”时，我已经等在车厢口，下车
后，看到无障碍电梯上贴有换乘通
道标识，直接乘电梯、出口转入口
……只花了2分钟，南京南站换乘
太方便了。等最终到达目的车站
后发现，虽然也有指示牌指引换
乘，但要走一段路，远没有南京南
站方便。

高铁飞驰，望着沿途风光，我
陷入遐思。这几年，知足了、服老
了，自然而然惰性越来越大。每天
局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前的
进取没有了，总给职工做思想工作

“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实际我自己
都没有做到。上海站和上海虹桥
站是两个站，这么简单的常识，我
愣是没搞明白。同理，工作中虽然
还没发现，但不代表固化思维没有
影响到我的工作。

不服老不行，我想服的应该也
只能是对物质的追求。而工作上
生活上，一旦服老更不行。年龄越
大，我越要正视自己的缺点，积极
改进，如此才能在不断的学习和实
践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

举一反三，现在太仓有两个高
铁站，一般买票都选直达，但直达
的更多要到上海乘车。经过这事，
我完全可以选择中转，票价、用时
仔细比较，大差不差，至于中间换
乘可以当做锻炼，关键是太仓高铁
站离我们太仓人的家最近！

西塔，也叫西塔庙，以前是璜
泾的地标性建筑。1947年，乡绅
狄君武先生借用西塔庙创设璜水
中学，从此，西塔成了璜泾庠序之
代称，70多年的办学历史，为国家
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

我1970年9月进璜泾中学求
学，一直到1975年7月高中毕业，
后来又在璜泾中学工作了十七
年。从少年到中年，西塔见证了我
的成长。

在我心目中，西塔犹如一座丰
碑，矗立于小镇西端。她是一座福
塔，护佑一方水土，造福一方百姓；
她历经岁月的洗礼，展现出无尽的
韵味和历史的厚重，犹如一位巍峨
的守望者，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
她矗立在时光的长河中，见证了岁
月的更迭和历史的变迁。每天的
晨曦里，在朝霞的辉映下，西塔的
轮廓和小镇鳞次栉比的建筑逐渐
清晰起来，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
画。夜色中，宝塔的剪影更显神秘
和庄严。

“让西塔的钟声永远回荡在我
们的耳畔。”这是一代代璜中人对
西塔钟声的记忆。上世纪五十年
代到八十年代，学校上课的信号是
由门卫顾善同伯伯（大家都亲切地
称他为“同伯”）发出的。他用手摇
铃作为预备铃，而正式上课的信号
是由悬挂在西塔二层的大钟发出
的，同伯的手摇铃声在校园里响过
后，他回到西塔底层，“当……当
……当……”的钟声悠长而沉稳，
告诉学生正式上课了，而连续的

“当、当、当”声则是下课的信号。
同伯退休后，后人的铃声远没有他
的沉稳而有节奏。

我们读书时，每年清明时节，
都要在西塔东边的烈士墓前聆听
新四军夜袭西塔庙的故事。那是
1943年的一个深夜，新四军在西
塔东边的施家园渡河来到义庄，和
伪保安队、警察署交火。当初西塔
庙和义庄都驻扎着伪保安队，他们
在西塔上架起了机枪，新四军由于
对地形不熟，摸到了敌人的厨房
里，弄出的响声惊动了敌人，一时
间枪声大作，新四军英勇反击，但
因敌人居高临下，新四军被迫撤
离，牺牲了多位战士。而敌人在第
二天早晨也仓惶逃离璜泾。西塔
见证了新四军英勇奋斗可歌可泣
的历史。

在西塔下求学的每个同学，
都有登上西塔眺望风景的愿望，
我也一样，机会终于在读高一的
时候来了。我的一位老师住在
西塔第二层，有一天，我向他提
出了登塔请求，他欣然同意。我
小心翼翼地从长方形的洞口爬
到第三层，上面各层都有逼仄的
楼梯可供攀登，我一口气爬到了
五层顶楼，迫不及待地打开窗
户。东面是小镇的街道和鳞次
栉比的民房，极目远眺，田野广
袤，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
天际线在眼前延伸；往东北方望
去，滚滚长江如同一根白色带
子，蜿蜒着奔向大海；向西南方
望去，平畴万里，阡陌交通，公路

上的汽车在缓缓爬行，让人感受
到自然的壮阔和人类的渺小，心
中充满了敬畏和自豪。朝西北
方望去，远处斜阳下一抹黛色，
老师告诉我，那是虞山……

在璜泾中学求学的学生，都会
保存着以西塔为背景的毕业照，这
是几十年不变的风景。学生在教
学楼后的操场上整齐地排列着，一
般都是女生在前面席地而坐，老师
在中间坐着，男生站在后面的凳子
上或桌子上。摄影师的取景几乎
年年相同：半个西塔在照片上方，
教学楼挡住了西塔下半部分，很有

“深山藏古寺”的意境。这是一代
代璜中学子对西塔的一往情深。

高中毕业后，来自农村的我们
都成了回乡知青，每每经过西塔，
总会抬头仰望。她是那么的熟悉，
又是那么的陌生，因为在她脚下，
我度过了五年青春时光，一旦远
离，心中不免怅然若失。

后来，我去外地求学和工作，
每次乘车回乡，总是翘首仰望梦
里的西塔。现在，随着西塔周边
的高楼一幢幢拔地而起，西塔似
乎变矮了，在公路上已经望不到
她的身影。但每次从她身边经
过，我总会驻足仰望，或是走到
她跟前，近距离端详一番。热闹
的校园已不复存在，教学楼、办
公楼、操场等建筑物都荡然无
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养老机
构，而西塔依然矗立在那里，仿
佛在向每一个游客倾诉她寂寞
的情怀……

换乘记事换乘记事
□顾丽琴

悠悠西塔情
□居翔凌

最短梅雨季
□刘俏到


